
忠实与变通

——浅论《夜深沉》原著与电视剧的异同

向叶平

自从电影与电视诞生以来，对优秀文学作品的改编便成了影视剧源源不断的资源。从古典名著到现当代文学代表作，乃至优秀的通俗文学作品，通过改编，为影视界创造了无数优秀的影视作品。张恨水作为现代文学史通俗小说大家，其作品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不断被改编成影视剧。近年来，其小说作品更是成了影视导演们的宠儿。《梁山伯与祝英台》被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白蛇传》《啼笑因缘》《金粉世家》《纸醉金迷》《满江红》《现代青年》《孔雀东南飞》等小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像《金粉世家》等作品改编播出后取得了非常好的收视率。目前，《北雁南飞》的电影拍摄已经开始。1941年，《夜深沉》曾经被改编成电影。2006年改编为同名电视剧并且录制播出，取得了良好的反响，再次证明了张恨水小说强大的艺术生命力。
黄兵在《现代影视改编模式论》一文中，认为现代影视改编主要有四种模式：忠实移植式改编、变通取意式改编、多源复合式改编和对位互动式改编。忠实移植式改编，“这种改编尽量忠实于原著，编导努力接近原著，争取在故事情节、人物性格、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上都与原著保持一致，影片只是原著的影像化再现，近似于巴赞所谓的‘形神兼备’的忠实性改编”。[1]17——对于电视剧《夜深沉》，论者所抱的看法就是这样的。杨惠在《人性的证明——论张恨水小说<夜深沉>电视剧改编的思想深度》一文中认为，“从故事情节上看，电视剧基本忠实于小说原著，小说原著中的主要人物、情节和各种关系都保留了下来，同时扩展了小说所简略和空白的部分。”[2]32（杨32）
对于变通取意式改编，黄兵认为“改编者可以摆脱原著结构和内容的束缚，根据影像的需要对原著进行取舍和创造，是一种自由处理原著的模式”，其表现形式的第一种即是“扩充和增加，扩充包括人物数量和故事情节”。[1]17那么电视剧《夜深沉》对于原著到底是完全忠实还是变通取意呢？论者在详细阅读小说、观看电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粗略的对比，发现电视剧对于原著其实是进行了大量改编的。由于“影视与文学之间最明显的的相同与相近因素，应该是它们共同的叙事功能与人物的形象塑造”，[3]139（影139）因此，本文主要从故事情节与人物形象两方面进行比较。

一、情 节
正如杨惠所说，电视剧对于小说的主要情节是保留了的。但是，做为一种迥异的艺术样式，电视剧必然要对其情节进行一些改编。这是符合影视改编的原则的。“改编应以不对原作构成重大艺术伤害为前提，应当遵循改编者与原作方‘互利互惠’的原则。”[3]194（影视194）。“改编者与被改编的文学作品之间，应该首先建立起一种情感上的纽带与艺术上的共鸣，改编成的影视剧应该与原作之间具有起码的相似性。”[3]196（196）电视剧不管怎么改编，都不应该伤害原作的艺术魅力。电视剧《夜深沉》对于原作的情节，在基本保持的前提下，进行了局部改动。要把40回的小说改编成34集的电视剧，剧本“必须在内容的结构上进行较大的充实和调整。”[4]13（刘13）
关于电视剧《夜深沉》的剧情，网络上的宣传广告是这样描述的：“清纯美丽的落魄艺人月容，与出身富贵却被赶出家门的马车夫二和偶遇。两个人在共患难中渐生情愫，月容拜师学艺后成了戏班子的红角，被追捧的感觉让她一度迷失了自我，待她幡然醒悟，已经物是人非。重新开始的月容在商人刘明德的指引下(该人是二和父亲过去的副官)来到上海，寻求成为电影明星的梦想，当事业就要走上巅峰的时候，她却发现刘明德借以发迹的原始资本竟是骗取了二和父亲留给二和的遗产……当她趁刘明德不备翻找证据时，偏偏为妻报仇的二和闯入，结果在二和和刘明德的争斗中，月容被手枪误伤。最终倒在二和的怀中……”（出处？）
对比小说，可以说大部分情节与原作是一致的。但差别同样大量存在。这里试举一二。首先，从二人偶遇的原因来看。在小说中，丁二和第一次见到月容是在一个夏天的夜里。这个夜里，二和正和邻居们一起在大杂院里纳凉，而月容跟随养父母出来卖唱。月容一开口说话，二和“心里倒是一动”（小说3）。及至听了月容的戏，二和越发喜欢起来，但是因为贫穷，从此以后二和便只能旁听了。“自此，每当晚间卖唱的经过，他只好静静地听一阵子。”二和对于月容的爱，就是从这里萌芽的。其次，当月容被宋信生始乱终弃之后，回到北平，在茶社唱戏谋生，又被刘明德看上。月容巧施计谋，通过刘明德的夫人，让自己变成了刘明德名正言顺的干女儿。而刘明德为了独占月容，借口给二和介绍工作，逼其辞职。而二和以为月容再次上了男人的当，想去除掉刘明德。到了最后想起家中的老娘不得不放弃，孤独地离开了。小说至此结束。其三，“但中间部分从第18集到24集近五分之一篇幅，讲述宋信生的再度现身与三度失信，反反复复造成难以容忍的拖沓感。”[4]14（刘14）而小说里则显得简单得多。？其四，电视剧从第25集到第34集，用几乎占了全剧的三分之一的篇幅，讲述月容到了上海以后的命运故事，这完全是电视剧的再造。因为原著里的故事从开始到结束，都没有到过上海。
而这些故事的叙述人，差别也是明显的。在电视剧里，月容是头号主人公，所有的故事都是以月容为线索的，镜头跟着月容跑。这显然跟小说完全不一样。原作的线索是丁二和，而关于月容的故事，比如当初她在其师父张三家的情况，后来在杨五爷家学艺的过程，甚至最关键的故事——月容被宋信生欺骗玩弄的经过，都是在事后回忆或转述出来的。当这些故事发生时，小说里正在讲述的是丁二和的事。等到月容的事情成为过去时，再由其他人讲述出来。月容被宋信生欺骗一事，最后由月容面对着宋家一个老伙计，自己回忆出来。

二、人 物
“一部依附于文学文本而生的影视剧，如果不另辟蹊径、不对人物进行更深刻的挖掘就无法取得成功。”[3]198这是影视改编的重要原则。电视剧《夜深沉》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就做出了很大的创新。
（一）二 和
丁二和做为小说的主要人物，他出身富贵。因为父亲去世母亲被赶出丁家，他沦落为一个马车夫。由于母亲的教育，虽然读书不多，总体上二和是一个有着较多传统道德的青年人。对于母亲，二和是孝顺的。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想到那年老眼瞎的母亲，二和基本都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朋友，他是仗义的。大杂院里的邻居、胡同里的朋友，他都是愿意帮忙的。在他的身上，还有一股子侠义精神。如果不是他搭救出逃的月容，也就不会有后来的故事了。他说：“我不碰着这件事呢，我就不管，现在睁睁地看你去寻死，可没这个道理。”然而，二和也是狭獈的。当月容跟着信生去了天津，二和久寻未果。最后终于得到消息，进入他们曾经居住过的四合公寓。在那里，二和见到了一面摔破在地的镜子，镜子背面嵌着月容和信生的合影。二和见了，便十分仇恨。回家后，他对丁老太太说：“这一下子，我真乐大发了，平常两口子过日子，打破了镜子还会出岔呢，他们刚刚搭上了伴，立刻出了这种事，那我敢说不要久，他们就得完！哈哈！”[5]132老太太听了，当下批评他“心眼儿太窄”。而二和听了，不以为错，更是如火上浇油，找出剪刀，挖出宋信生，扔在地上，踩上一脚。最后把那破镜子“砸了个粉碎”。虽然二和的愤怒可以理解，但是他对月容的诅咒便显得有点狭獈了。
像小说中所塑造的一样，电视剧里的二和也很孝顺，对母亲几乎是百依百顺。对朋友，也有几分仗义。但是这种精神没有小说里表现得那么强烈。和小说相比，电视剧里的二和搭救月容这一故事，起因是月容自己隐藏在了二和的车上，二和被动的成分更多些。小说里的二和开始并不想收留月容，想把她送去救助站，经过相处之后，二和慢慢舍不得月容离开丁家，这才有了后面的故事。而电视剧为了增加矛盾冲突的激烈，特别让警察出场对此事进行干预。在这一情节中，二和显得颇懂人情世故，知道用金钱化解矛盾。
（二）月 容
不论是小说还是电视里的月容，都显得聪明、能干、勇敢、极其自尊自爱。她被师父虐待，拼了命也要逃出虎口。当二和把月容带回丁家，看到丁家的零乱，她的第一反应便是收拾这个家。两三个小时里，就把丁家收拾得井井有条，令二和目瞪口呆。这也是二和产生收留月容的重要原因。月容是聪明的，用王傻子的话说，“这孩子真会说话。她要是有那造化，在富贵人家出世，一进学校，一谈交际，咱们长十个脑袋，也抵不了她。”[5]30
不过，在作家眼里，这聪明不是真正的聪明。“孔夫子说过：‘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实在不错！聪明的人，是不受诱惑；愚蠢的人，是不懂诱惑。至于小聪明的人，明知道诱惑之来，与己无利，心灵一动，就进了诱惑之网了。”[5]85在作家看来，正是因为月容不过一小聪明之人，所以她很容易便受了宋信生的诱惑。实际上，这不过是她的虚荣心的结果。月容从小被卖到师父家，缺少父母的关爱。接触的又都是戏文之类的文化，很容易把戏剧当成现实，美化现实。因为，宋信生之所以能引诱月容成功，除了月容年纪轻阅历少缺少交际经验，实际上是宋信生的物质引诱之法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小说第十二回是宋信生成功引诱月容的重要一章，前面宋信生的捧场、英雄救美都是铺垫，而这一回，宋信生又请月容吃饭，进了高档饭店，首先故意在月容面前露出钱夹子里的钞票，接着又向月容炫耀自己的家世，[5]86“开煤矿的，比开银行的还有钱”。吃好了饭，又送月容黄金首饰。见到那黄金项链，月容的第一反应，便是想到“台柱子吴艳琴，就有这第一个”，便半推半就地接受了这一馈赠——这明显就是攀比心在做怪了。接下来，宋信生又带月容去自己的学生公寓参观，在那里又大大地炫耀了一回，并趁机向月容表达了爱慕之情。月容表面上没有应允，但内心里确实已经被他征服。宋信生一表人材，能说会道，加上奢华的物质诱惑，月容的心已经离开了二和。究其原因，正如月容被弃之后，向宋家老伙计报告受骗经过时所说：“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哪里就看过这些？……我这一动心，他说什么，我就都相信了。”
可以说小说中的月容最大的性格缺陷就是虚荣，是虚荣导致了她的悲剧。而电视剧里的月容，虚荣心要弱很多。当宋信生要送她项链时，月容推辞了很久，后来终于接纳，不过是听宋信生说，可以在项链上可以嵌上两人的相片。主要是情感上的感动所致。而宋信生能打动月容，更重要的是他满足了月容对于戏剧表演艺术的追求。宋信生请月容看了她看不起，二和也请不起的时髦艺术，电影《一夜风流》；在月容有机会唱压轴的暴雨之夜，他请了二百多人捧场，为月容的成名立下汗马功劳；请月容去宿舍参观时，还朗诵了几句现代诗；后来之所以不顾一切地跟随宋信生去天津，却是为了录唱片。可以说，电视剧里的月容不仅仅只是虚荣二字可以概括的。面对这样的男子，月容如果还不动心，那几乎就有违人性了。所以，电视剧里的月容的形象要更丰满，其被宋信生欺骗的理由也更能让观众对她抱有深深的同情。显然，电视剧不仅让月容成了主人公，更让她变成了一个正面人物形象。“电视连续剧中的人物形象，一般应具有鲜明突出、善恶分明的性格特征。”[3]168按照这种理论，显然月容就是代表着善的。
（三）宋信生
小说里的宋信生显然是一个不务正业、以玩弄女性为快的花花公子。他是一名大学生，但从不见他上学，每日以逛戏园子为乐。为了追求月容，既懂得以情感人，又深通利诱之道，轻而易举就征服了月容。一旦美人到手，新鲜劲一过，其真实面目便呈现出来。最后，居然为了活命把月容卖给赵司令。可谓典型的“始乱终弃”。可以说，小说里的宋信生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
但电视剧里的宋信生却不是这样的。他一出场便完全是一副新式青年的打扮，他穿着流行的学生装，张口就是自由民主。不过，他虽然自命为进步青年，要民主要自由，却口口声声喊家里的管家为“宋家的下人”。宋信生之所以会爱上月容，其理由不过是因为月容唱功好、扮相好——不过是因为她的赏心悦目而已。这种欣赏仍旧没有脱离传统社会男子对女子的物化。做为一名燕京大学的学生，他当然是不合格的，因为我们从没有见过他上学，反而，见他终日流连于勾栏戏院。因此，宋信生是一个不能自食其力的人，一旦失去了家庭的支持，他就没有任何自由的本钱了。
最重要的不同是，对于月容，他是真心的。他之所以带月容去天津，是为了录唱片，想帮助月容早日成名，也算是对月容事业上的极大的帮助，只不过，由于不谙世道，急于求成，结果反而坏了事，导致月容的人生、事业毁于一旦。尽管这样，他依旧决定娶月容，没想到父亲极力反对他娶一个戏子，于是二人的生活陷入困境。即便如此，他依然带着月容进行了婚姻登记，可见他对月容确实是真心的。后来为了重新得到月容的心，竟然不惜一切代价去赌场投机，一步步令自己走向了末落。
(四)枣 花
无论小说还是电视，枣花都不是重要人物。小说中的这位田家二姑娘，一直被作家以二姑娘称之，她性格文静，精通家务，长相也并不比月容差。小说第十七回借二和的眼睛细致地描写了她的肖像：“二和一抬眼，见她那长圆的脸儿，虽没有涂一点脂粉，却也在脸腮上透出两个红晕。她不像别的少女，有那卷着的烫发，只是长长的垂着，拖到肩膀上，梳得顺溜溜的。身上穿了一件蓝布旗袍，也没有一点痕迹……倒也有那一份伶俐样子。”这是一个健康整洁，虽不时髦但也绝对不能说是老土的邻家姑娘。她和二和自小为邻，算得上青梅竹马。她的哥哥在电灯公司上班，经济条件在整个大杂院里算是上层社会了。她一直深爱着二和，如果没有月容的出现，她和二和的结合是一定的。但是月容出现了，二和的心里从此只有月容一个人。后来，算是一种报复，她把自己送给了刘明德。有了身孕之后，借助刘明德的力量，终于嫁给了二和。但这种结合并不幸福，反而是痛苦的开端。枣花终于在悲怆中因早产死去。
电视里的田家二姑娘被取名枣花。对于家务，她十分擅长。但她的性格要比原著活泼些，虽长相不错，也一直深爱着二和，但穿着打扮一直都很土。直到她去嫂子帮工的刘明德家代工，遇上了刘明德的小舅子龙少爷。百无聊赖的龙少爷一见到乡土味十足的枣花，便盯上了她。正在打老婆财产主意的刘明德见状便极力撮合。加上枣花的哥哥一直看不上二和，一心想要妹妹嫁给有钱人。当然，二和对月容的痴迷也让枣花寒了心。于是，田家大嫂便给枣花做了几身像样的衣服。这样一来，龙少爷更是有恃无恐。最后，他强奸了枣花。事情败露，不肯出钱也不肯承担责任一走了之逃回了老家。有了身孕的枣花虽然最终也嫁给了二和，但是她终究得不到二和的心，加上自己不光彩的经历，她在丁家忍气吞声地生活下来。

三、改编的缘由
   综上所述，虽然改编后的电视剧比较忠实于原著，但其改动也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在人物形象的设置与塑造上。就人物的数量而言，电视剧中的人物从无到有的增加了龙少爷；对于枣花，增加了名字与戏份，让她从第一集就开始出场。对于刘明德，也是一开始就出场的。对于主要人物丁二和和杨月容，他们的命运也都有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月容，电视剧让她最后走向了死亡。
之所以要有这些变化，导演姚晓峰自陈：“纯粹拍京剧艺人，没人爱看。小说中描写的月容就是一个京剧演员，还不是名伶，她的命运不会引起现在太多人的关注。于是，我们就虚构了月容从一个京剧演员到电影明星的传奇经历。”——这应该就是导演为什么要让电视剧的后十集跳跃到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的原因了。他又说，“就在月容走投无路时，第三个男人出现了，这便是刘明德——一个睿智、成熟、有魅力、有心计的男人。他不仅能够成就月容事业上的辉煌，更让月容感情找到了依靠。”[6]70“这一点和小说里的出入非常大。小说里把枣花和刘明德都写得很脏，如果忠实于小说进行拍摄，我想观众是不会认同的。”[6]71由此可见，导演进行改编的最大动机是获得当代观众的认同。“电视连续剧在题材选择和内容表现上，要注重现实性、世俗性及时代性。”[3]167作为通俗文学，电视剧首先是以高收视率为目标的，因此，这样的作品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当代观众的心理需求。对于月容的命运与情感的改编，也是如此。“我在设计人物的情感和命运时，基本上就是以现实生活中的女性为对照进行创作的。”做为一部电视剧的导演，姚晓峰知道现在的观众需要什么，并以此为依据对原著进行合理的改编。
除了满足当代观众的口味，人物形象的重塑也体现了导演对原著主题的把握。虽然人物形象的塑造是影视作品的首要任务，但是人物形象必然体现着创作者的思想观念与情感好恶，也就是影视作品的主题。《夜深沉》作为一部典型的张恨水式的言情小说，借丁二和和杨月容的爱情悲剧，表达了对社会的批判。“电视剧改编在这一层面上煞费苦心，增添了揭露社会不公，有钱人为富不仁的内容，带有非常明显的社会批判色彩。”[2]33正因为主题表达的需要，电视剧增加了龙少爷这一富家子弟形象；宋信生虽然不像小说中那样丑恶，但终究难逃始乱终弃之名；刘明德一心为财，为财而害命；加上赵司令、刘明德太太之流，电视剧构建了一幅上流社会群丑图，加强了剧作的社会批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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